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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临床上缺乏可用于辅助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诊断及疗效评估的客观指标。 眼动追踪技

术能够实时记录个体在视觉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注视、扫视及视觉探索模式,为研究 MDD 情绪信息加工异常提供客观的过程

性指标。 本文综述了 MDD 眼动研究的主要实验范式,重点总结眼动技术在
 

MDD
 

辅助诊断、鉴别诊断及疗效评估中的研究进

展,并对现有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作一分析,以期为 MDD 的客观评估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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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objective
 

indicators
 

that
 

can
 

be
 

used
 

to
 

assist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val-
uation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Eye
 

tracking
 

technology
 

can
 

record
 

the
 

individuals'
 

fixation,
 

scan
 

and
 

visual
 

exploration
 

patterns
 

in
 

real-time
 

during
 

vis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t
 

provides
 

the
 

objective
 

process
 

indicators
 

for
 

studying
 

emo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bnormalities
 

in
 

MD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ajor
 

experimental
 

paradigms
 

used
 

in
 

eye-tracking
 

studies
 

of
 

depressi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ye-tracking
 

technology
 

in
 

the
 

auxiliary
 

diagnosi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valuation
 

of
 

MDD
 

is
 

particularly
 

summari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re
 

also
 

analyzed.
 

It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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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不仅表

现为持续的情绪低落和兴趣减退,还常伴随对外界

信息加工方式的异常。 近年来,情绪信息加工偏向

被认为是理解抑郁症发生、维持及复发的重要视角

之一[1~ 3] 。 尤其在面对不同情绪线索时,患者在注

意分配、维持和转移等环节可能已出现异常。 因

此,如何以较为客观的方法刻画这一加工过程,逐
渐成为 MDD 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眼动追踪技术能

够连续记录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注视、扫视及

视觉探索模式,为观察注意活动的动态变化提供了

新的手段[4~ 6] 。 与传统问卷和行为反应指标相比,
眼动技术不仅能够反映个体“看向哪里”,还可在一

定程度上揭示其“如何看”、“停留多久”以及“注意

如何转移”,因而已被广泛应用于情绪障碍相关研

究。 本文拟对 MDD 眼动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综

述,重点总结不同眼动范式下的主要发现,并进一

步讨论眼动技术在 MDD 的辅助诊断、鉴别诊断、病

情评估及疗效监测中的潜在价值。
1　 眼动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

   

眼动是视觉注意活动的外在表现,不同眼动参

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注意定

向、维持、转移及控制等环节[3~ 6] 。 眼动测量数据主

要可分为两类,即注视类指标( fixation
 

metrics)和扫

视类指标( saccadic
 

metrics) [7] 。 杨丽颖等[8] 指出,
抑郁障碍眼动研究中常用的任务主要包括自由观

看、探究性眼动及眼跳范式,其中自由观看任务应

用最为广泛,可通过总注视时间、注视频次等指标

反映注意偏向特征。
   

对于 MDD 而言,眼动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其

情绪信息加工特点,也为理解其认知偏向提供了较

为直接的行为学证据。 现有研究所涉及的指标主

要围绕注意定向、维持及控制等过程展开。 其中,
首次注视方向、首次注视潜伏期等指标多用于反映

早期注意定向,首次注视时长可提示初始加工水

平,而总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则更多反映维持性注

意;扫视潜伏期、扫视速度、扫描路径以及反扫视任

务中的错误率和反应时,则常用于评估注意转移和

抑制控制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眼动指标所反

映的加工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其结果还可能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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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样本特征及临床状态等因素影响,因此应结

合具体研究情境进行分析。
2　 MDD 患者的眼动特征

2. 1　 自由观看任务 　 自由观看范式是 MDD 眼动

研究中常用的实验范式,主要用于考察个体在无明

确任务要求下对不同情绪刺激的自发注意分配。
现有研究总体认为,抑郁症患者在该范式下更可能

表现出维持性注意异常[5,6] 。 Suslow 等[5] 的系统综

述与 Meta 分析发现,临床抑郁患者的异常更稳定地

表现于后期维持阶段,而非初始定向阶段;其中,对
消极图片和悲伤面孔的维持性注意增加,效应量分

别为 Hedges’g = 0. 66 和 0. 58,而对积极图片和快乐

面孔的维持性注意减少,效应量分别为 g = -0. 51 和-
0. 54。 Huang 等[6]纳入 14 项研究、共 1167 名参与

者进行 Meta 分析,也指出抑郁患者对负性刺激的注

视时长和注视次数更多,而对正性刺激的相关指标

减少。 夏海莎等[9]基于 12 项病例对照研究的 Meta
分析进一步表明,抑郁症患者与健康个体的注视模

式差异主要体现在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上,而首视

时间差异并不显著;其中,抑郁患者在正性刺激下

的注视时间减少、在负性刺激下的注视时间增加,
且在负性刺激下的注视次数增多。 总体来看,自由

观看任务较一致地支持抑郁症存在后期维持性注

意异常,而早期自动定向异常的证据相对有限。
2. 2　 情绪图片及情绪面孔任务　 情绪面孔加工是

MDD 眼动研究的重要内容。 由于面孔刺激具有较

强的社会性,其眼动特征更能反映抑郁患者在人际

情绪线索加工中的异常。 Lazarov 等
 [10]发现,抑郁

个体对悲伤面孔停留更久,而对快乐面孔缺乏明显

偏向。 Imbert
 

等[11]进一步指出,抑郁严重程度与对

快乐面孔持续注意减少、对悲伤面孔持续注意增加

相关,且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后期维持阶段。 Kla-
wohn

 

等[12]也表明,抑郁个体对悲伤面孔的注意偏

向主要体现在后期维持阶段,且这一偏向在伴有更

多应激经历者中可能更为明显。 总体来看,情绪面

孔研究提示,MDD 患者在社会情绪信息加工中同样

存在维持性注意异常,但其表现仍可能受样本特

征、应激状态及任务设置等因素影响。
2. 3　 视觉搜索与反扫视任务　 除自由观看和情绪

面孔加工外,视觉搜索与注意脱离任务也常用于考

察抑郁相关的注意特点。 Bodenschatz 等[13] 在面孔

视觉搜索任务中比较了
 

38
 

例临床抑郁患者与
 

38
 

名健康对照后发现,两组在是否优先注意到情绪目

标以及对目标、干扰刺激的注视时长方面未见显著

差异,但 MDD 组在找到目标前注视的干扰面孔数

量更少,提示其视觉搜索过程可能存在变化。 与之

相比,Sanchez
 

等[14,15] 也提示,抑郁水平越高,个体

越难以及时将注意从负性面孔上移开。 综合来看,
抑郁相关眼动异常未必主要表现为对负性刺激的

更快定向,而更可能表现为对负性信息停留更久、
脱离更困难。

   

反扫视任务看的是,受试者能否抑制朝刺激方

向看去的本能反应,并将视线转向相反方向,因此

主要反映抑制控制和认知控制功能,而非情绪偏向

本身。 已有研究提示,部分抑郁症患者在该任务中

可表现为潜伏期延长、峰速度降低,或在情绪条件

下出现更多错误及更明显的任务切换困难[16~ 18] 。
Li

 

等[16]在抑郁障碍患者中发现,患者反扫视潜伏期

延长、峰速度降低。 Lo 等[17] 采用加入悲伤面孔的

混合反扫视任务发现,抑郁患者在反扫视试次中的

错误率较高,且在悲伤面孔条件下更容易出现任务

切换困难。 Carvalho 等[18] 在系统综述中也指出,单
相抑郁和双相障碍在前扫视及反扫视任务中均可

见反应时间增加。 总体而言,反扫视任务提示抑郁

症患者可能存在一定的控制功能受损,但相关结果

尚不如自由观看任务中的维持性注意偏向那样稳

定一致,其临床意义仍需进一步验证。
2. 4　 平滑追随任务　 平滑追踪任务主要考查个体

对连续运动目标的跟随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眼动控制和感觉运动整合功能。 Takahashi 等[19] 发

现,抑郁症患者在平滑追踪任务中的扫视持续时间

更短、扫视峰速度更低;将相关指标与自由观看参

数联合后,对抑郁症与健康对照的区分具有中等准

确度,ROC 曲线下面积为
 

0. 76。 上述结果提示,抑
郁症眼动异常并不局限于情绪刺激加工,也可能涉

及更广泛的追踪与控制功能。 不过,现有平滑追踪

研究数量仍较少,其结果的稳定性和特异性尚需进

一步验证。
   

总体来看,MDD 患者的眼动异常主要表现为后

期维持阶段的情绪加工偏向,并可能伴有一定的眼

动控制异常。 这提示眼动技术不仅有助于理解

MDD 的信息加工特点,也为其临床应用研究提供了

依据。
3　 MDD 诊断相关眼动研究

   

目前,MDD 的临床诊断仍主要依赖访谈和量表

评估,客观化指标相对不足。 在此背景下,眼动作

为一种可量化的行为学指标,逐渐被用于探索其在

辅助诊断中的潜在价值。 现有研究提示,MDD 患者

在自由观看、平滑追踪、固定注视及反扫视等多种

任务中均可出现一定异常,部分参数对患者与健康

对照具有一定区分能力。 Takahashi
 

等[19] 在多中心

研究中发现,联合自由观看和平滑追踪任务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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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后,对重性抑郁障碍与健康对照的区分可达到

中等准确度,ROC 曲线下面积为 0. 76。 Zhang 等[20]

进一步发现,基于固定注视、自由观看和反扫视任

务提取的多项眼动特征,SVM 等分类模型对抑郁患

者与健康对照的区分准确率可达
 

81. 1% ~ 86. 0%。
此外,Zheng 等[21] 基于虚拟现实情境下的眼动数据

建立模型, MLP 的分类准确率为
 

86%, AUC 为

0. 86,提示眼动指标在辅助识别抑郁症方面具有一

定潜力。 不过,现有研究多仍停留在探索阶段,不
同研究在任务范式、指标选择及样本特征等方面差

异较大,其结果的稳定性和特异性仍有待进一步验

证。 因此,眼动技术现阶段更适合作为临床评估的

补充信息,而尚难作为独立诊断依据。 需要指出的

是,眼动技术在 MDD 辅助识别中的价值,未来可能

并不局限于单一行为学指标。 林健森等[22] 指出,眼
动追踪技术作为功能状态评估工具,具有覆盖心境

障碍全病程评估的潜力,并有望与其他检测手段联

合应用,从而提高疾病识别的准确性。
4　 MDD 鉴别诊断相关眼动研究

   

在鉴别诊断方面,眼动技术的意义可能较单纯

区分患者与健康个体更具临床价值。 真实临床情

境中,更常见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抑郁症状”,而
是如何进一步区分单相抑郁、双相障碍抑郁发作以

及其他伴有情绪症状的精神障碍。 尤其是双相障

碍在抑郁发作期常以抑郁症状为主要表现,初诊时

易被识别为单相抑郁,因此,寻找能够提供客观辅

助信息的指标具有现实意义。
   

眼动在单相抑郁与双相相关状态之间可能存

在一定差异,但其区分能力尚不稳定。 Wang 等[23]

比较重性抑郁障碍、双相抑郁、双相躁狂及健康对

照后发现,情感障碍患者在自由观看、固定注视稳

定性和平滑追踪任务中均表现出异常,但重性抑

郁、双相抑郁和双相躁狂三组之间各项眼动变量未

见显著差异,提示现有常用眼动指标虽可反映情感

障碍相关异常,却未必具有足够的疾病特异性来完

成单相抑郁与双相抑郁的稳定区分。 另一方面,Liu
等[24]在将重性抑郁障碍进一步细分为伴混合特征

和不伴混合特征两组后发现,两组在定向扫视和重

叠扫视等部分指标上存在差异,且在机器学习模型

中加入眼动特征后,识别伴混合特征抑郁的 AUC 由

0. 571 提高至 0. 679,提示眼动参数在识别带有躁狂

相关特征的抑郁状态方面,可能较单纯区分单相抑

郁与双相抑郁更具潜力。
   

与双相障碍相关研究更偏重疾病分类不同,抑
郁与焦虑的眼动差异更多体现为注意偏向模式的

不同。 Armstrong 等[4]在综述中指出,焦虑障碍患者

更常表现为对威胁刺激的早期警觉增强及对威胁

线索的脱离困难,而抑郁患者的异常则更多体现为

对负性信息的持续停留和对正性信息关注减少,提
示两者在注意加工时间进程上可能存在差异。 Rut-
ter 等[25] 进一步发现,社交焦虑水平较高者对情绪

面孔眼区的关注减少,提示焦虑相关异常还可能表

现在社会线索加工方式的改变。 总的来说,眼动对

于区分“以威胁警觉为主”的焦虑加工模式与“以持

续负性加工及正性加工不足为主”的抑郁加工模式

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由于抑郁与焦虑共病率较

高,相关异常往往呈跨诊断重叠,因此现阶段更适

合将眼动视为辅助理解症状结构的工具,而非成熟

的鉴别诊断标准。
   

与精神分裂症的鉴别相比,眼动研究在这一方向

上的区分度相对更明确。 精神分裂症的眼动异常,尤
其是平滑追踪障碍、异常扫视及注视模式改变,是该

领域较为稳定的发现之一。 St
 

Clair 等[26] 指出,眼动

模式可将精神分裂症与重性心境障碍及健康对照区

分开来,预测准确率约为 80%,提示精神分裂症较可

能具有更突出的、较为广泛的眼动控制异常。 相较之

下,MDD 患者虽然也可在平滑追踪、固定注视和扫视

任务中出现一定异常,但整体表现通常不如精神分裂

症那样稳定和显著。 因此,从现有证据看,眼动在

MDD 与精神分裂症的鉴别中,可能较在抑郁症与双

相障碍或焦虑障碍的鉴别中更具应用前景。 不过,这
类研究仍受到任务范式差异和样本异质性的影响,其
临床转化价值仍需进一步验证。
5　 与 MDD 治疗相关的眼动指标研究

   

在病情评估方面,眼动指标的意义主要在于反

映症状严重程度及其变化趋势。 Imbert
 

等[11] 发现,
抑郁严重程度与对快乐面孔持续注意减少呈负相

关,而与对悲伤面孔持续注意增加呈正相关,提示

眼动参数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抑郁状态,且这种关

联更多体现于后期维持阶段。 在疗效监测方面,
Zheng 等的研究表明[21] ,抑郁个体接受干预后,部
分注视和扫视指标会随

 

PHQ-9 评分变化而改变,提
示眼动参数可能对治疗后的状态变化具有一定敏

感性。 杨丽颖等[8]也提出,眼动追踪技术在抑郁障

碍的诊断、干预及疗效判断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但现阶段仍难以替代临床症状学评估。
6　 小结与展望

   

MDD 患者的眼动异常主要表现为情绪信息加

工中的维持性注意偏向,并可能伴有一定的眼动控

制异常。 现有研究提示,眼动技术在辅助诊断、鉴
别诊断、病情评估及疗效监测等方面具有一定潜

力,但不同研究在任务范式、指标体系及样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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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其结果的稳定性与特异性

尚需更多高质量研究加以验证。 未来研究应进一

步统一眼动研究范式和核心指标体系,加强纵向随

访和外部样本验证,减少不同任务设置和样本异质

性对结果稳定性的影响。 在研究内容上,后续可进

一步围绕症状维度、认知功能及脑影像特征开展整

合分析,以提高眼动指标的机制解释力和临床可用

性。 与此同时,MDD 眼动研究也可进一步从单一行

为学分析拓展至多模态联合评估,在保留眼动过程

性优势的基础上,结合脑电、脑影像等指标及智能

算法,提高辅助识别和疗效监测的准确性。 已有研

究开始尝试将眼动与其他客观生理信号联合用于

抑郁筛查,提示多模态整合可能是该领域未来的重

要发展方向[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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